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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文化交流中了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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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词典之外”的意思

随着与当地人的交往不断深入，留学生常常会发现，一些本土学生常
用的词语组合或是单词含义，在字典中甚至可能找不到解释。

笔者自己就有切身体会。在与外国同学合作完成一项小组作业时，因
时间跨度较长，大家经常需要在线上交流。一次，在我上传了自己完成的
部分作业后，一位同学在线上回复：“mint”。在当时，这个词给我造成了很
大困惑，因为不论是固有印象还是查通用词典，这个词语的核心解释都是

“薄荷”与“铸币”，因而放在当时的语境下实在是让人摸不着头脑。同学
对我的作业究竟是满意还是不满意？我在心中打鼓。

想来想去，我决定向这位同学问出我心中的疑惑。在弄明白我的困惑
后，他不禁哈哈大笑。原来，“mint”在当地通俗口语交流有“很好”“非常
棒”的意思。他不曾想到，自己的一句夸赞竟让我“纠结”了大半天。

一些留学生可能会担心使用俗语词汇不够“正式”，会让对方感觉自己
不礼貌。在一些较为正式的场合里固然如此，但是在日常聊天对话中，若
是大量使用教科书上的“标准词汇”来遣词造句，却并不符合本地人的聊
天习惯。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总是用“乘坐出租
车”这种说法，而不说“打车”；说“我的配偶”“我的伴侣”，而不说“我
的丈夫”“我的妻子”，这样虽然不存在语法上的错误，但却会让人明显感
到用词过于刻板，不符合口语交谈习惯。

接触外文互联网拓展视野

上网，是出国后了解当地人惯常表达的另一个方式。受限于语言水
平，并被固有习惯所影响，许多中国留学生即便在出国之后也更爱阅读中
文网页，对外文界面“敬而远之”，这其实不利于外语学习。

在课余时间里，社交媒体是便于接触当地流行语的实用方法。笔者在
留学初期与同学线上聊天时，常使用“Hello”或者“How are you”这样较
传统的方式和同学展开对话，但对方打招呼时往往倾向于选择“Howdy”

“What's up”，甚至是“S'up”这样的通俗词汇。最开始，我觉得这样问候不
够正式，但在逐渐了解当地人的语言习惯以后，才发现这样问候恰恰显得
亲切。就像在中文语境中，比较熟悉的好友间更习惯用“最近怎么样啊”
来问候，而不是“你最近生活得怎么样”这种句式。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文化间同一个网络词汇有时也可能造成误会。一
个常见的例子便是国内网民在表达赞许时会用的“666”，但对于欧美国家
的网民来说，这个数字更容易让他们联想到宗教传统中的魔鬼形象。另一
个较多见的例子是“LOL”，留学生们看到这个词的第一反应是电子游戏

“英雄联盟”，但在国外，线上聊天中使用“LOL”一般代指“哈哈大笑”的
表情。留学生们在国外上网时难免会遇到此类文化差异，如若出现误会，
与对方交流清楚即可，在接下来的使用中便能精准“避雷”。

在跨文化交流中，需要掌握“雅俗共赏”的能力，根据日常社交、学
术写作或正式场合等不同场景适用不同的词汇搭配。留学生单就语言学习
来说，更多收获常常在课堂之外。

五位海外留学生的新学年
本报记者 孙亚慧

身在海外艰难复课

受欧洲第二波疫情强势反弹的影响，英国
利兹大学大一学生王艺霏的唯一一节线下课程
也被取消。她的专业是电影摄影与媒体，一年
多以前到达利兹开始上预科，今秋正式入学。

人虽在国外，但上课形式同样也是自己看
提前录好的课程视频。生活上，王艺霏每周会
外出采购一次，其余时间就待在自己房间里。
她住校内宿舍，原本包含5个单间的套间，受疫
情影响只住了她与另外一名正在读博的中国学
生。而在利兹街头，戴口罩的人相较疫情刚发
生之时多了不少。

在对留学生涯的规划里，王艺霏原本准备
多参加社团活动，认识新朋友，在大二申请公
司实习机会。现在计划不得不做出调整，她转
而将目光放在了一些线上实习上。王艺霏说：

“这些实习的申请人数非常多，竞争压力很大，
可以看出很多学生都在迫切地寻找机会，提升
自身实践能力。我也一直在密切关注行业内的
线上实习岗位。”

9月初，在乌克兰国立冶金大学对外经济管
理专业大四学生李博文的课程表上，一些人数
较少、恢复线下教学的小课被显著标记。然
而，仅仅几周之后，受乌克兰新冠肺炎疫情恶
化影响，大学暂时转为线上学习。在此之前，
他所在的学校通过不同年级分批开学、错峰上
课的方式，避免人员聚集，以此降低线下课程
中病毒交叉感染的风险。

在当地，一些餐厅在疫情下艰难恢复，堂
食只能分隔而坐，有的关闭了室内就餐，只提
供露天服务。李博文已习惯了乌克兰疫情中的
生活，进入毕业年，他需要完成论文、申请实
习、考察研究生阶段目标院校等一系列工作。

“自己无法改变疫情，能做的只有一步一步、按
部就班地推进自己的学业计划，尽量将不利影
响降到最低。”李博文说。

在线授课质量受损

王紫涵是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银行与金融
专业的大二学生，她刚刚结束回国隔离，回到
宁夏老家。过去几个月里，她在澳大利亚已经
上完了一个学期的网课，如今，回到国内的她
又继续开始了自己第二学期的网课。

据王紫涵介绍，除一些需要用到实验室器
材的专业被允许进入校园之外，蒙纳士大学其
余专业的课程均调整为线上授课。

相较于线下课堂，网课的授课时长更短，
往日 1 个半小时的小课，上网后有的变成了 45
分钟左右。对于压缩后的上课内容是否会知识
缩水、含金量不足，甚至影响自己毕业后的文
凭认可度，王紫涵难掩担忧。

“一些线上课程的效率并不高，无法面对面
授课的情况下，老师也不能了解每个学生对知
识的理解程度究竟如何。我们课堂上的留学生
以中国学生居多，并不太爱提问，所以大多数
时间都是老师在讲，互动效果不好，学生独自
在线上听也很难完全集中注意力。”王紫涵说。

王艺霏也表示，自己的学习成效客观上打
了折扣。“我觉得自己并没有获得与学费相对等
的学习体验。一些实践性很强的摄影课程并没
有从线下转为线上，而是直接取消，没有老师
指导，让学生自学。坦白地说，很难令人觉得
满意。”

与此同时，一些留学生的心态也在发生变
化。“疫情会持续多久？这种封闭状态还要维持
多久？我何时能再回到澳大利亚，开始正常的
学习生活？这些事都让人焦虑。不少留学生的
精神状态并不好，一些学生甚至有了抑郁倾
向。我自己就是，回国前那段时间里整晚睡不
着，翻来覆去地想这些事。”王紫涵说。

平衡生活、家庭与学业

今年6月，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计算机专
业的“准研一”学生刘中原就接到学校通知，
新学年一整年的课程都将以网课形式进行。国
内上网课更安全、成本低，但学习质量难免受
影响；若是去加拿大，潜在防疫风险更大。权
衡对比过后，刘中原决定留在国内接受远程授
课，这也是他周边不少中国留学生的共同选择。

从9月7日正式开学以来，为了配合学校授
课进度，刘中原“昼伏夜出”，按课程表过起了

“加拿大时间”。
在山东东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研究生

闫瑞这两周也有意识地调整为“曼城作息”。他
本科就读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申请
了曼大社会学专业，将于10月26日开学。为了
更好地适应英国授课节奏，闫瑞报名了在线研
习班里为期两周的语言课程。据他介绍，同学
中也有一部分选择前往英国上网课，以便更好
地适应当地文化、语言与学习氛围。

谈及网课效果，闫瑞表示，自学能力也是研
究生阶段要培养的重要能力，这需要学生能够克
服外界不利影响，摆正求学心态。“居家学习，借
助于网络环境，很多学习资料都能够方便获得。
所以外界环境只是影响因素的一部分，归根到底
还是看学生自己的用心程度。”闫瑞说。

除了学习，生活作息与家人完全不同、互
相干扰，时间久了也会带来矛盾。“一天两天还
好，但久而久之真的会影响到家人，他们会很
难受，正常的生活习惯和节奏被打乱了。”刘中
原无奈地说。“只能尽可能地想办法克服困难，
尽可能地平衡生活、家庭与学业的关系，我觉
得这也是培养自己解决问题能力的好机会。”

新学年开始已经一个
多月，面对疫情之下的留
学课堂与海外生活，学子
们适应情况几何？近日，
本报记者采访了 5 位迎来
新学期的中国留学生，他
们中有的人在国外，有的
在国内上网课。让我们一
起来看看疫情中他们的求
学故事。

学习外语

根据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10
月10日的消息，9月底，12名在渥
太华的中国留学生放松警惕，前
往当地一家卡拉OK厅参加同学生
日聚会，其间既未佩戴口罩，亦
未保持社交距离，从而导致新冠
肺炎群体性感染事件的发生。其
中 9 人确诊，1 人被送入重症监护
室 （现已出院）。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国内广
泛关注，这种置自身于险境的做
法，不仅给学生本人与公共卫生
安全带来严重风险，也让国内亲
友担心不已。此次事件也给所有

身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敲了警钟。
从 今 年 年 初 新 冠 肺 炎 疫 情

全 球 暴 发 以 来 ， 许 多 海 外 留 学
生 在 大 半 年 的 时 间 里 始 终 保 持
着精神高度紧张的防疫状态。但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人的防疫心
理开始变得懈怠，殊不知，哪怕
一时的麻痹大意，也很可能让之
前所有为自身 防 疫 所 做 的 努 力
付之东流。

对于海外学子而言，做好防
疫是真正的持久战，时刻不能掉
以轻心。目前，海外新冠肺炎疫
情形势依然严峻，部分国家和地

区已出现疫情反弹的状况，总理
特鲁多在 9 月 23 日就曾表示，加
拿大已进入第二波新冠疫情。

随着新学年开学季的到来，
海外留学生确诊病例数量呈增长
趋势，教育部“平安留学”公众
号也发布特别提醒，要求海外留
学人员切勿放松警惕，进一步加
强疫情防范，严格遵照当地法规
和学校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防控
措施。

站在留学生的角度，一些学
子心理情绪压抑的表现已持续数
月，的确需要合适的调节方式、

需要亲友的陪伴、需要以适当的
方式消解疫情期间长时间独处所
带来的心理压力。但是，必须要
防范聚集性感染的风险。就拿这
次导致 9 人确诊的生日聚会来说，
如果放弃线下相聚，转而变成线
上庆生、遥送祝福，也不失为特
殊时期里的一段难忘经历。就算
非见面不可，也应该妥善做好防
疫工作，戴口罩、保持安全距离。

留学千万条，安全第一条，
防疫这根弦万万松不得！平安健
康，才是一场庆生派对里最珍贵
的礼物。

留学千万条 安全第一条
孙亚慧

留学生的留学生的““第二第二课堂课堂””——

在日常生活中
学习外语

孙嘉熙

巧用通俗词语

即便曾有过出国旅行的经历，绝大多数留学生在正式开始海外学习之
前，并没有长期单独在国外生活的经历，这意味着新留学生们的外语词汇积
累大多来源于课堂。因此，初到国外时，很多人在交流中习惯性地使用教材
上的“范例句式”——这些词句从语法上分析并无错误，但是应用于日常对
话中时却不很地道。

我的一位校友曾有过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小故事。他几乎将英文写作的
语句格式掌握得“炉火纯青”，因而在第一次出门去快餐店点单时，习惯性
地对店员说：“Firstly, I would like to have A……; secondly, I want to or-
der B……, last but not least, I would like C…….”（“首先，我想要A；其
次，我想要 B；最后，我想点 C”） 店员在听到这种“庄重肃穆”的句式
后，第一反应并不是按其要求下单，而是表现得非常错愕——因为长期生活
在英语国家的人并不会在点单时使用这样的句式。

这个例子其实在留学生初到国外时并不鲜见，大家迫切地想要使用标准
而明确的句式进行表达，但实际效果往往差强人意。由此可以看出，在课堂
以外的日常交流中接触、掌握一些通俗用语是很有必要的，一方面能让自己
的口语表达变得更加地道，同时，也能更好地理解当地人所使用的“非教科
书式”用语。

许多初到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常常会因为习惯于国内教育
的模式，下意识地认为“学习外语”的场景多数在校园内，其
实，学习留学所在国的语言往往需要有机结合校园与生活两种
场景，才能起到更好效果。这里，笔者将以自己海外留学时的
实际经历为例，来谈谈跨文化交流中语言学习的一些建议。

▼闫瑞正在居家学习学校提供
的在线语言课程，为即将到来的正
式开学做准备。

▲就读于乌克兰国
立冶金大学的李博文

（左） 与同学在一起。

▲上半年疫情期间，王紫涵在澳大利亚仅剩几节为数不
多的线下课程。

疫情之下，往常热闹的利兹街头变得安静冷清。王艺霏摄


